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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鹊争春辞旧岁；龙蛇戏水和新诗。

芳春倩女诗音美；腊月寒梅铁骨铮。

春风化雨诗歌秀；翠竹红梅典范佳。

诗情画意春光美；翠竹红梅景致妍。

诗礼传家春永在；竹梅结友谊长存。
（黄胤）

梅花绽蕾知春近，农舍吟诗歌岁丰。

梅花不惧风中雪，吟友喜欢诗里春。

千枝梅奏迎春曲，万户人歌动地诗。

梅溪大地诗联跃，华夏春风草木苏。

春风轻奏梅花曲，杏苑高歌盛世诗。
（苏诗章）

折枝《碎锦格》
梅·诗·春

清晨，在白瓷杯里泡上一杯胎菊，瞅着它们在开水中绽
放，慢慢洇出轻淡的色调，其薄凉却败火、寡淡复清雅的秉
性，颇有人到中年的味道。晋陶渊明独爱菊，宋周敦颐独爱
莲；我不独爱，却经历了更爱莲到更爱菊的变化，这或是与年
龄有关。一个人，经历岁月轮转，激情平复，热血减退，审美
和价值取向也往往会变。莲，开在盛夏，亭亭净植，香远益
清，颜值与风姿都更年轻；菊，深秋傲霜，迎风凌寒，花黄瓣
瘦，微具沧桑感，更适合中年。

昔年读到王安石与苏东坡的一段文字公案，恰巧关于菊
和年纪、阅历。王与苏均是政治与文学的双料宗主，他们搅
动北宋政局，各是风云人物，但君子磊落，和而不同，政见上
互雠，文字上互粉，人品上互彰。王安石曾写了半首《咏菊》
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年青且疏狂的苏学
士却认为：菊花开在深秋，最能耐久，至枯都不落瓣，王诗中

“吹落黄花满地金”是违常理的表述，于是手痒难抑下提笔续
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一段文人雅事，后
文续集却在许多年，各自发生许多经历之后。苏轼被外放到
黄州做团练副使，青年变中年，狂士变浪士，偶然发现秋风过
后，菊花满地铺金，才明白菊花有落瓣与不落瓣的区分，忆及
当初对王安石的轻薄，概叹年少轻狂。这秩事不仅说明了物
之不尽，知之有穷，给我的更多感慨却是：活到老，学到老，知
之更多后，却丢了少年狂。人在青年，菊花傲岸；人到中年，
菊花会落了；阅历丰富了，逞抖擞的精神也减了。这就是过
程，这就是成熟。

人淡如菊，相映萧索。小时候，常听爷爷讨伐饭煮得太
Q，说嚼着牙齿会震动，那时不解老人为什么不喜欢咯嘣香
的硬米饭；若干年前，相继带着爸爸妈妈看牙医，他们各补了
几颗，不懂坚固如牙齿为什么还会坏。年初，突然感觉牙齿
冷热都会酸痛，熬不住也迈进了牙诊所，发现已然坏了两颗，
于是加装了“人生最后长的牙齿”——假牙，真正是年齿徒奈
何，谁都跨不过人生规律。近日看诗词大会第四季第五场，
大叔仝礼允对决12岁少年陈滢时坦言，背诵能力和识记的
准确度都不如少年，心理压力很大。智畏少壮，拳怕少壮，深
有共鸣。时光无情，少年与中年的之间，差异恰似涨潮与退
潮。曾经矜年少，忽然近年老。当时读诗记词，几分几秒的
事，一件事多少年了，还记得刻心蚀骨一般，而今相当健忘，
有些实在重要的，都要记到本子中，甚至贴得桌面、电脑显示
屏四周满满都是，唯恐一转身，把什么要事给漏了。至于博
闻强识，“臣（妾）根本做不到”的！

继少年时坏了双眼，青年时坏了喉咙之后，用上几十年

的零件陆续的，次第的，赶趟般的发生故障，膝盖岁月收下
了，腰椎岁月收下了，体力岁月收下了，灵敏岁月收下了，直
至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衰减退化。几横皱纹忍看镜，数茎白
发却扎眼，岁月怎恁地贪心，拿走了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呀！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继之而来的，会不会是更加黑暗
的地狱？看到颤巍巍的老人，感觉自己走得很近。住在小楼
里的邻居，除了搬进搬出，换了几家人，一起住着的，曾经还
是孩子，已然就业或成家育人；曾经刚是盛年，已然退养在
家，等着当长辈；老年人已经有过世的了，出生的第三代，也
念小学了。很懂晋大司马恒温，一代枭雄，对青春易逝，生命
短暂的焦虑和敏感：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
潭。便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化作了成语，更映射出了人
在岁月中的无力。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谁愿作“前人”
呢？如果能一直是“今人”，那该多好。但造化都只给每个人
生数十年。树犹如此，可懂悲凉？

慢慢的，我居然发现自己更喜欢落花了。单位的院子
里，有不少高龄的树木。其中几株硕大的木棉，不论是阳春
三月的花残满地，还是风华五月的飘絮漫天，都很戳心。而
偏偏，那一溜8株乔木型茶花，却依次开落在冬月至四月，近
半年的时光里，都有落英缤纷的画面，再到秋月，那弥漫的桂
香与桂米又纷落成另一副景象，手机里总有几张落花与绿树
相映成殇的照片。但花还好，一年一度，总有重开日，人却更
单，八年时光，消泯在青砖大楼了无痕迹，唯叠加着容颜与心
力的沧桑，衍生数度倦怠，淡去几分人心，曾经的淳朴善意、
古道热肠，都与茂年盛时渐行渐远。黛玉叹自己薄命，总要
把落花葬了，再嘤嘤地泣下血泪，还顽石当年浇水的情份，但
那份凄苦，却是兰草的本质，芳而无人，寂寥凄清，落英偏偏
应景，它们与艳丽之间，多了一份凄决，很好的映衬中年的心
事，让你读得到欣逢盛时的热烈和季节过后的清寂。但我可
以直视，因为另一面是草木有本心，开落两自然。每个季节，
各是风景；每个阶段，自有风采；每个当下，都需乐享。淡若
菊花，是一种自我与顺应的讲和。一枚瘦菊，落与不落，都在
秋天，傲或不傲，都是秉性。偶或听到有人叹息：人生寂寞如
雪！其实孤独的一半，得归咎于自我囚禁，那是因为自己缺
乏温暖的心。生为南方人，我怕冷，便不喜欢雪，它的圣洁与
高冷，在我眼里不如一根燃过火柴的灰烬。它虽不起眼，但
至少为光和热努力过，对化烬余灰坦然着，不说大可燎原，也
不说成就一餐之炊，就那数秒燃尽的光和焰，烬然归复的尘
和灰，其中包含的“热烈+从容”，构成了有使命、有温度、有
勇决的一生。倾向喜欢菊和落花，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释然，

开场不必热闹，结局不必激烈，事毕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才
是平而洒脱，深而隽永，淡而弥久。

人到中年，似乎一地鸡毛。孩子不等你而长大，父母不
等你而老去，一同慢慢变老的人也慢慢不得，而你还在滚石
上山。其实中年也有中年的好，你失去一些，也得到一些，你
在老去，也在成长。行了许多路，走过许多桥，经过许多事，
阅过许多人，该或不该的经历都经历了。“耳闻之不如目见
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有了；“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的认识和胸怀也有了；时光对你的雕琢，去掉
了不少多余的矫情，至少是半成品，你也不再好意思说是“懵
懂的中年”，那种舍我其谁的锐身自任，那份时不再来的紧迫
和上进，也已树立。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一切按部就
班，各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并且还在继续积累着，就似踏在台
阶的中段，接着上行。叛逆的孩子渐渐达到了与你平视的高
度，更加懂事，有能力铺写自己的人生。父母还能自行其乐，
谦逊而自立的站在一边。你想起他们了，可以打个电话家长
里短东南西北一番扯；你劳累了，可以找个时间坐在他们身
旁，在慢生活的氛围里休养疗伤；时而给你寄点山茶油、冬
笋、春蕨、夏菇、秋薯和长青的慈爱。构图塑形都完成，虽然
失去了其它造型的可能，但趋势不再扑朔迷离，章法不再无
序可循，落墨处在于细节和调色，该到一笔一出彩的阶段
了。恰如到了河的中下游，开阔了、平坦了，舒缓了，从容了；
你能淡然地说，中年如菊，那是因为黄花未昨日，凉爽但不清
寒，迷醉却未萧瑟，甚至还能享有天的高广，云的清淡，菊的
明燦。淡而如菊，是一种不错的境界，淡仍有味，淡而安然，
应该感谢时光。

人到中年，心事变淡。中年不失眠。有人说：每个失眠
者，或是心里有惦记，或是脑里有本剧。现在，有的东西看开
了，有的东西看淡了，跟枕头和好得很契合，挨着常能睡着，
梦也不多，就算魇到一些意外，也总能在梦里解决好再醒转，
很少是吓起来的。中年不失落。不再白日作梦，没有天马行
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逻辑更固化，识得人生只是一个
过程，你的一切福气就在于自己的所行所事所德，各种结局
不凭空出现，而是每个当下的必然导向，对某种结果的呈现，
心里是有或模糊或清晰的预案，花开花落都接受，不至于太
过意外和措手不及。中年不失心。心脏这块人体最精巧的
肌肉，经几十年的血液流淌，承载几十年的人生起伏，锻炼得
更强健、坚强，较少紊乱，人来人往，事生事灭，本心在，不迷
失。

中年从来不是意外，主观上或感觉走着走着就进来了，
客观上却总是走了足够多的年头才到的，是理所当然，应该
坦然淡然。虽然前面已行百里，但你并没走远，还在中途，后
面的路尚在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很适
合中年，夏秋的阳光最好，从容的脚步最稳。来到了中年，我
不贪，只是淡淡地想拥有一个平和稳实、安康丰盈、坚韧有
成、恬淡自适、应然的人生阶段，就像一朵灿烂的菊，陶渊明
所喜欢，自己也喜欢的那种，精精神神地开着。

中年，你好！我来一阵子了。

人淡如菊是中年
○ 远野

以我有点偏激的想法，金庸笔下最为
悲剧性的人物是《笑傲江湖》中的刘正风
和曲洋两个人，因为他们是整部作品乃至
金庸所有作品中真正具有文艺情怀的人，
但是他们却是江湖中人，他们的情怀是权
力相争血雨腥风的江湖中最大的正能量，
也是他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贯穿《笑傲江湖》主线的是名门正派
和魔教之争。刘正风是正派中的名门正
派衡山派的高手，曲洋是魔教中人，这两
个人按江湖的“规矩”来说，本应是死对
头，但却是事实上的莫逆之交、生死知己。

刘曲二人的交情缘于音乐，两个人
“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两个身处“正邪”
两端的武林高手在一起只是研讨音律，一
个是七弦琴高手，一个是顶级萧手。两个
人对音乐有着狂热的情怀，他们受重伤将
死还在荒野里弹一曲“笑傲江湖”，生死关
头两个人居然还在研讨莫大先生的胡琴
弹的怎么样。这首由他们共同创作的“笑
傲江湖”曲就是曲洋连掘29座古墓、觅得
嵇康的古曲《广陵散》改编而成的。

作为一个行走在腥风血雨中的江湖
人士，像个贵族一样喜欢文艺小调调已经
是另类了，更何况在造诣上炉火纯青、在
追求上走火入魔、在情怀上忘乎所以，这
就很令人疑惑了。

最疑惑的当属所谓的“名门正派”中
人。在他们的逻辑中，只有“正邪势不两
立”的分明立场，绝无“以音律相结交”的
可能。嵩山派的费彬以为魔教派出曲洋，
投刘正风所好，目的是迷惑正派中人，达
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想法得到了
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几乎一致的认可。

可刘正风执迷不悟，执着地认定曲洋
是一生的知己，原因是从曲洋的琴音中听
出他是一个性情高洁、襟怀坦荡的君子。

刘正风与那些不懂音律、不懂高山流水觅
知音的道德君子们苦苦争执着，甚至是哀
求：只要能放曲洋一马，他可以与曲洋绝
交，他从此退隐山林，不问江湖是非。

在我看来，刘正风根本就是一个书呆
子，一个极具文艺情怀的老书呆子。

他以为结交朋友是个人的私事，人生
得一知己足以，为了知己他可以丢掉业已
得到的身家地位、荣耀光环，哪怕面对众叛
亲离，哪怕面对嵩山派的刀剑相加于家人
身上。

他以为做人坦荡荡就可以选择自己的
道路。他认为自己和曲洋没有做任何对不
起江湖人士的事，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他怀揣着一个没有纷争侵扰没有互相
伤害的理想，只想远离江湖逍遥山水，不惜
遍告天下金盆洗手，做一个嵇康式的隐士。

他怀揣着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情怀，
幻想以自己的真诚打动所有反对他的“正
派人士”：我要的只是音乐上的理解，我要
的只是一份毫无功利色彩的友情。

是的，他很迂腐，他的迂腐在于从来没
有真正认识到江湖是什么。

江湖是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江
湖一入深似海，你倦了想靠岸，在海里游的
人非得把你拉下来不可；江湖是什么？是
权力利益的漩涡。各种心怀鬼胎的人在权
力利益的漩涡里身不由己，凭什么让你置
身事外？你不加入我，就是我的敌人。

江湖容得下很多，武林至尊、神秘剑
客、神医莽夫、鹰犬走狗、贩夫走卒都能有
一席之地，唯有隐者不被容许；江湖容得下
很多，权力纷争、孤胆英勇、勾心斗角、阿谀
奉承、权谋心机、怯懦贪生都是生存的细胞
之一，唯独容不下文艺情怀这个变异基因。

江湖向左，浩浩乎裹泥沙俱下；文艺向
右，飘飘乎如无根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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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海
清

兰州城
陇西雄郡固汤池，薄暮皋兰草木稀。
滚滚黄河城里过，巍巍铁拱岸边骑。
长谣远遏白云静，小筏轻浮浊浪低。
慈母咳婴凝笑处，水车翻踏恰春时。

嘉峪关
雄关千古镇西陲，多少孤魂未梦归。
叠叠离愁壅马道，森森遗骨覆烽堆。
绵连祁岭悬峰雪，弥漫黄沙竟夜悲。
重谱琵琶羌笛曲，蚕丝伴着柳丝飞。

七彩丹霞
丹霞舒卷落南台，七彩缭绫巧剪裁。
百里山冈开鹿韭，九天仙女曳裙钗。
胡姬广袖当垆影，飞燕新妆衬粉腮。
大腕三枪拍案后，游人纷至惹氛埃。

阳 关
古往西行送别难，今天结伴出阳关。
瓜州远望连戈壁，泉水长流自雪山。
完筑城楼添柳色，残存烽燧吊征鞍。
滩头车马曾何在？三叠朱弦驿路欢。

我爱神州万里行
○ 黄维江

七律

芸窗听雨
○陈孝贤

春宵寂静雨连天，对影倚窗欲入眠。
润物无声流水急，敲更有序蕴情绵。
帘蓬交响点珠曲，庭院哄传吹管弦。
泽被知时催梦醉，化成翠绿展华年。

春分造林恰时节
○林洪谋

杏月人间天渐暖，一雷惊蛰始纷纷。
复苏山地景窥见，舒展蘖芽声似闻。
绿化家园时令好，广栽草木自然芬。
明朝节气春分到，植树当中乐有君。

陈全叔逝世了，年仅五十一岁！
全村人都为他惋惜、伤心难过。因为陈

全叔是孝子，是好人。他的家庭过去已经遭
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厄运，现在居然轮到了
他。可是他是孝子，是好人，怎么可以没有好
报呢？村里人难掩悲愤之情，将一切归咎于
他的房子，那幢凶宅。

我的村子四面环山，三条小溪在村中央
汇合后向南流去，形成了一个“三叉戟”。整
个村子的房屋就顺着“三叉戟”布局，陈全叔
的房屋在“三叉”汇合处，而且位置最低，处在
道路下、小溪边。

陈全不是我亲叔，我和他认识在八年
前。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闽北新桥乡政府
当志愿者。陈全叔的父亲是民间牙医，他子
承父业，也当了牙医。那会可能在乡里生意
不好，他从我母亲那里打听到我的消息，跑到
闽北我所在的乡镇，打算重新开家牙科诊
所。他之所以选择偏僻的地方，因为民间牙
医属于无证经营。只是他没想到新桥乡太偏

僻，集镇所在地不过几百人，而且大半外出，就是一个“空壳乡”，开牙科
诊所自然是开不成的了。

第一次见面，在异地他乡。他身高体胖、浓眉厚唇、声如洪钟，一条
汉子，谁能想到他粗犷的外表下跳动着柔软的心呢？我请他吃了顿饭、
安排了住宿，他显然很感激的样子。他去我极其简陋的宿舍坐了坐，带
了一箱牛奶，新桥的同事还以为他是我父亲。

那次见面之后，我每当回家看见他，总是有点特别的亲切感，他也很
热情地跟我问好。熟悉之后，我有意无意中就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陈
全叔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结婚生子后，他老婆跑路了；把四岁
的孩子拉扯稍大，他父亲瘫痪了。至今，他父亲瘫痪了十七年，他照顾了
十七年，村里没有一个人听过他哪怕一句半句的怨言。

他家的房子在路下、溪边，一幢土木结构的二层老屋，我从他家后面
经过的时候，只看到乌压压的瓦片和瓦片下严严实实的墙。我知道，老
屋里还有他瘫痪的父亲，他习以为常地照顾父亲一日三餐、屎尿卫生
……走出老屋，他乐于助人，爽朗的笑声时常在村子里响起。这些年，他
那间乡里的牙科诊所生意渐渐好了，他每天至少在乡村间往返两趟，于
是，他便成为村里人的通讯员，他的摩托车成了公交车。村里留守老人
比较多，他帮忙买药、换煤气罐、送到理发店理发……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秋天。那段时间，他在张罗他儿子的订婚
酒。他儿子在县城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兴隆，听说赚了不少钱，在县城
买了房子。我说，恭喜他，喜事连连。他说，看到我这几年买房买车、娶
妻生子，一切顺利，替我高兴。我们聊到了新桥，有种共患难过的感觉。
看起来，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好运来临有先机，厄运来临无征兆。去年年二十九晚上，他突然脑
溢血，送到医院开颅抢救，不到一个月就逝世了。他的逝世，让全村人都
无法接受。古老的“好人有好报”的信条轰然倒塌，大家徒叹上苍的不
公。从小到大，我见过村里许多人的离世，从来没有见过谁的离世引起
这么多人的不舍。最后，大家将一切归咎于他的房子，那幢凶宅。据村
里老一辈的人说，他一家跟这幢凶宅有关系的人已经去世了七个，包括
他四十八岁的母亲、四十八岁的前妻、一个刚出世的姐姐、一个四十六岁
的姐姐（找人入赘）、七岁的外甥女、十岁的外甥和五十一岁的他，死得都
很突然。

凶宅的说法在村里传开了。科学无法解释，迷信喧嚣尘上，迷信的
背后，其实是村里人无可奈何、自我安慰和对陈全叔一家的怜悯。陈全
叔的许多故事也在村里传开了。

有一次，有人在陈全叔面前说，你父亲好死不死，你照顾这么多年实
在辛苦。平日和顺的陈全叔大冒火气说，你怎么可以盼望别人父亲去死
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觉得辛苦了？

陈全叔有一张存折，里面存了两万块钱，他说自己再怎么没钱都不
会动用，他担心他父亲随时会走，那钱是存着给他父亲办丧事的。

……
陈全叔的故事一件件被传开了，只有他瘫痪的糊涂的父亲不知道他

的死讯，大家骗他父亲说陈全叔出国了。我相信，他会一直活下去，成为
村里孝的榜样。他的儿子办完丧事，爷孙俩搬到县城新房子去住了。我
暗暗祈祷，凶宅不要再去影响远离它的陈全叔的亲人了，祝他们幸福安
康！

凶凶凶

宅宅宅
○

陈
仕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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